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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西部新发现《吐蕃铁券文书》译注

阿贵  索南才旦

内容摘要：近来西藏阿里一带发现民间传抄《吐蕃铁券文书》一份，内容涉及吐蕃

赞普墀松德赞为其家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家族授予的敕文，以及该敕文在后期家族

中的传承情况。虽敕文提及吐蕃赞普达日聂斯、囊日松赞、松赞干布及墀松德赞等历史

人物及其相关事迹，但这些事迹未见于其他史料，不便随意揣测。为利学界，文章对这

份文书进行转录与译注，以期为吐蕃史补充研究资料。

2018 年底，达瓦教授通过手机微信发来了两张图片，是一份早期《铁券文书》的

截图，本文称之为《吐蕃铁券文书》（下文简称《文书》）。第 1 张图片中共有文字 69

行，每行约有 10 个字，约计 690 余字，由于图片清晰度不高，前面的第 1-26 行和后面

第 58-69 行的字迹模糊，难以全部辨认；第 2 张图片为第 1 张图片之第 27-57 行的内容，

图片清晰，基本上可以认读全部内容。笔者当时推断，《文书》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

期（8 世纪）授予“结辛”家族的一份敕文的副本。这两张图片为《文书》的第 1 页，

长宽不明，不见文末印章，似乎不全。

早在 2018 年 10 月，夏格旺堆曾在“第七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介



48 图一 吐蕃铁券文书（伍

金加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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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过这件《文书》，称其为《西藏札达县琼隆遗址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1。2019 年，完

秀 · 华科加发表了题为《西藏阿里发现公元 8 世纪建立的扎东寺石碑内容抄写本》一

文，后附有原图 2。完秀 · 华科加根据《五部遗教》等史料，认为该文书为公元 8 世纪墀

松德赞为结辛家族颁布，并刻于卓旭扎东寺石碑的一份敕文抄写本。后有人在网络上

发布《文书》全文内容，取名《据说一琼隆银堡之僧人所提供的盟书文副本》，知其有

124 行 3。

2019 年底，伍金加参博士向笔者提供了完整的《文书》图片共 2 张（图一），笔者

由此得以阅览该《文书》之全貌，并对有关吐蕃史部分进行了初步解读，以《一份新近

发现的吐蕃铁券文书解读》和《授予西部西藏颉辛家族的敕书：与西藏吐蕃碑文的对比》

为题，先后发表于《中国藏学》藏文版和英文版 4。前文介绍了这件新发现的吐蕃《铁券

文书》，并对其进行了尝试性解读，后文主要将该文书与吐蕃碑文进行了对比研究。笔

者认为，该文书虽源自吐蕃时期，但在后期抄录过程中有新的内容补录。2021 年，雅

荣 · 普布伦珠整理出版了一部《阿里曲龙寺藏珍贵古藏文写本影印录文本》，共收录

藏文古籍残卷 22 件，其中第二件为本文所研究之《文书》，名曰《墀松德赞之敕文古

籍》，公布了文书的照片并进行了全文转录 5。针对目前学界虽有图片公布，且有几种不

同版本的文书全文转录，然至今未有汉译本的情况，本文拟对这一文书进行全文转录，

并进行译注，以期能对这一重要文书有个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解题

《文书》共有 124 行，1200 余字，是研究吐蕃历史、后弘期西藏西部历史的重要史

料。文书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第 1-60 行为第一部分，是墀松德赞在毗瓦城（བི་བ་

1 夏格旺堆：《西藏札达县琼隆遗址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第七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

议手册 / 论文摘要》，2018 年 10 月 19-21 日。张长虹、鲍楠：《新时代的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第七届

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藏学学刊》第 22 辑，2020（1）：5。

2 完秀 · 华科加：《西藏阿里发现公元 8 世纪建立的扎东寺石碑内容抄写本》，《藏地阳光》（藏文版）2019
（2）：53-69。

3 《据说一琼隆银堡之僧人所提供的盟书文副本》赞普仓 . 网址 :https://www.tsanpo.com/forum/29754.html
4 据了解，2013-2015 年间阿里琼隆寺一带的九座佛塔失窃，当地村民在残塔处发现了这份《文书》。参见：

阿贵：《一份新近发现的吐蕃铁券文书解读》，《中国藏学》（藏文版）2020（1）：23-35。索南才旦：《授

予西部西藏颉辛家族的敕书：与西藏吐蕃碑文的对比》，《中国藏学》（英文版）2021（2）：62-73。

5 雅荣 · 普布伦珠整理：《阿里曲龙寺藏珍贵古藏文写本影印录文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 ：2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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མཁར）为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རྒྱེ་ཤིན་བློན་ཆེན་པོ་ཁྲི་དབང་གཅུག་པུད་རྗེ་ལ་ཁྭ）ེ所授敕文。敕文内

容涉及吐蕃历史，可细分为达日聂斯、囊日松赞、松赞干布和墀松德赞时期四个阶段，

讲述该家族的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历史事件 , 以及墀松德赞授予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

珂的告身和所属物品其子孙可继承的承诺。第 61-124 行为第二部分，是墀松德赞为结

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及其子孙后代所授敕文，涉及当地统治者对该家族后代的种种承

诺、特权及宗教仪式仪轨等。其中第 61-70 行是杀伤结辛家族子孙所需的赔偿列表；第

71-88 行是举行葬礼时所需要的供品及下葬方式；第 88-90 行是杀伤结辛家族的儿媳及

姊妹时所需的赔偿规定；第 90-124 行是结辛家族所管辖的地域范围、部落群体、田地、

草场以及吐蕃王室对上述特权永不改变的承诺等等。

从内容来看，这是一份吐蕃悉补野赞普墀松德赞授予古格部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

拉珂家族的敕文（类似于后期的《铁券文书》）副本，其中的部分内容可能被重新抄录

过。《文书》最初授予的时间，大约在墀松德赞在位时的某个兔年冬天。结辛家族被授

予《文书》的主要原因是，该家族先人自吐蕃赞普先祖达乌聂斯（达日聂斯）时期以

来，对赞普王室忠贞不二，对赞普身与政（སྐུ་དང་ཆབ་སྲིད）有功。因长久以来该家族先辈

们对赞普王室忠贞不二，故获得了赞普的封赏，赐予《文书》。清代，西藏噶厦地方政

府也常授予某个家族类似的《铁券文书》，如 18 世纪上半叶，西藏东南察瓦龙一带的乌

仓家族先后两次被授予《铁券文书》，原因是该家族先是资助修建了达杰寺，后又出资

维修桑普寺热麦扎仓 6。

关于《文书》的书写时间，从语法特征、字迹等来看，不会晚于公元 12 世纪。夏

格旺堆先生认为，“现存文书抄本为根据墀松德赞时期颁赐的敕文而制作的备份文书，

从字体特征看，这份文书的抄录时间估计为 10-11 世纪时期。”7

从《文书》内容来看，其书写时间既像是墀松德赞时期，也像是吐蕃解体后的某个

时期。《文书》起首的“苍穹之赞普，厚土之领主；人君、神之化身；自天界下凡，成

为直立人之王、长鬣动物之所依”等内容，与目前所见吐蕃石刻碑文之内容、文字、语

法特色相近，具有吐蕃文书之特色。此外，《文书》中有几处有利于断代的内容。一是

“悉补野赞普墀松德赞，兔年冬末月，驻于桌旭之毗瓦宫堡时，为古格部大臣结辛 · 赤

旺觉布支拉珂所授圣谕之要义。”可见，该家族最初于墀松德赞时期被授予了敕文。同

6 阿贵：《从两份民间文书及寺规谈达杰寺与桑普寺的关系》，《西藏研究》（藏文版）2017（3）：19-31。

7 夏格旺堆：《西藏札达县琼隆遗址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第七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

议手册 / 论文摘要》，2018 年 10 月 19-21 日。



51

时，“吾之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其后代子孙，……”一句中的“吾”显然是指

墀松德赞。

但是，目前所见《文书》显然不是吐蕃时期的敕文之原文。从“领主后人觉姆丹库

尔之后代子孙等，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等内容可以看出，《文书》抄写时间应

该是“领主后人”时期。《文书》中的术语也可以作为年代推断的补充资料，如“巴蒂”

应是指今“巴尔蒂斯坦”，这在吐蕃文书中多见有“珠夏”（勃律）而鲜有“巴蒂”。可

见《文书》中的部分内容应系后期补入。

二、文书原文及译注

1. །།  །།གནམ་ལབས་8ཀྱི་བཙན་པོ་།།  苍穹之赞普，

2. ས་ལྷུནད་ཀྱི་མངའ་མཛད་ །།  མྱི་རྗེ་ལྷའི་སྤྲུལ་ 厚土之领主 9；人君、神之化

3. པ་།  གནམ་གྱི་ལྷ་ལས་འགྲེང་མྱིའི་རྗེར་གཤེགྶ་ 身；自天界下凡，成为直立人之王、

4. སྟེ་དུད་རྔོག་ཆགས་ཀྱི་རྐྱེན་དུ་བསྐྱོད་པའི་བོད་ཀྱི་ 长鬣动物之所依 10。蕃之

5. སྤུ་རྒྱལ་བཙན་པོ་ཁྲི་སྲོང་ལྡེ་བརྩན་གྱི་ཞ་སྔའ་ 悉补野赞普墀松德赞之御前，

6. ནས་ཕོ་བྲང་གྲོ་ཤོད་བི་བ་མཁར་11ན་བཞུགས་ 驻于卓旭 12 之毗瓦宫堡 13

8 根据《谐拉康西碑》第 1 行、敦煌藏文文献 P.t.1286-1 第 1 行，此处 ལབས 应为 ལྷབས 的误写，后者有广阔之

意，与正文第 2 行中出现的 ལྷུནད 相对应。也就说此处 ལྷབས 表示的是天的广阔，ལྷུནད 则指地的深厚。

9 后弘期以后的藏文史籍中“ གནམ་ལྷབས་ཀྱི་བཙན་པོ།  ས་ལྷུན་གྱི་མངའ་མཛད།（苍穹之赞普，厚土之领主）”一句被改写

为“ གནམ་ལྷ་བབས་ཀྱི་བཙན་པོ།  ས་ལྷུན་གྲུབ་ཀྱི་མངའ་བདག།（天神下降之赞普，任运成就大地之领主）”。可参见 གུ་གེ་མཁན་

ཆེན་ངག་དབང་གྲགས་པ།  མངའ་རིས་རྒྱལ་རབས།  ལྷ་ས།  སེར་གཙུག་ནང་བསྟན་དཔེ་རྙིང་འཚོལ་བསྡུ་ཕྱོགས་སྒྲིག་ཁང་།  2015: 115. དཔའ་བོ་གཙུག་ལག་ཕྲེང་
བ།  ཆོས་འ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  པེ་ཅིང་།  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6: 159. ཨུ་རྒྱན་གླིང་པ།  བཀའ་ཐང་སྡེ་ལྔ།  པེ་ཅིང་།  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6: 135. སླེ་ལུང་བཞད་པའི་རྡོ་རྗེ།  དམ་ཅན་བསྟན་སྲུང་རྒྱ་མཚོའི་རྣམ་ཐར།  པེ་ཅིང་།  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3: 394. 但古藏文文献中

的 གནམ་ལྷབས 指的是“广阔的天空”，而传世史籍中的 གནམ་ལྷ་བབས 则为“天神下降”之意。因此，与 ས་ལྷུན་

གྱི་མངའ་མཛད 一起出现的 གནམ་ལྷ་བབས་ཀྱི་བཙན་པོ། 一句肯定是 གནམ་ལྷབས་ཀྱི་བཙན་པོ། 的讹传，不然我们根本无法理解
གནམ་ལྷ་བབས་ཀྱི་བཙན་པོ 和 ས་ལྷུན་གྲུབ་ཀྱི་མངའ་བདག（天神下降之赞普，任运成就大地之领主）之间的逻辑关系，也

就是说，“任运成就”是土地的特征，而“神下降”不同于“广阔”一词，与天的特征没有任何关系。

10 相同的陈述见于敦煌藏文文献 P.t.1038《吐蕃赞普祖源传》第 14-15 行。多布旦、扎西才让：《法藏敦煌藏

文文献勘录》（10），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 93。

11 བི་བ་མཁར་ 的 བི 是 བྱི 的误写。

12 卓旭（གྲོ་ཤོད），今西藏日喀则市仲巴县。

13 毗瓦宫堡（བྱི་བ་མཁར）为苯教三十七处修行地之一。参见 སྤ་བསྟན་རྒྱལ་བཟང་པོ།  བསྟན་པའི་རྣམ་བཤད་དར་རྒྱས་གསལ་བའི་སྒྲོན་

མེ།  པེ་ཅིང་།  ཀྲུང་གོའི་བོད་ཀྱི་ཤེས་རིག་དཔེ་སྐྲུན་ཁང་།  1991: 148. ཤར་རྫ་བཀྲ་ཤིས་རྒྱལ་མཚན།  ལེགས་བཤད་རིན་པོ་ཆེའི་གཏེར་མཛོད།  པེ་ཅིང་།  མི་རིགས་
དཔེ་སྐྲུན་ཁང་། 1987: 168, 217. 南喀诺布先生认为毗瓦宫堡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市仲巴县西部，见 ནམ་མཁའི་ནོར་

བུ།  ཆོས་རྒྱལ་ནམ་མཁའི་ནོར་བུའི་གསུང་འབུམ། (4) ཟི་ལིང་།  མཚོ་སྔོ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1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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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པའི་དུས་སུ་།།  བཀའ་ལུང་གསལ་བའི་14མདོའ་  时，所授圣谕之要义 15

8. བྱང་གུ་གེའི་སྡེ་རྒྱེ་ཤིན་16བློན་ཆེན་པོ་ཁྲི་དབང་  北古格 17 部大臣结辛 18 · 赤旺

9. གཙུག་པུད་རྗེ་ལ་ཁྭེ་ལ་ཡོས་བུའི་ལོ་རྒུན་19 觉布支拉珂。兔年冬，

10. ཟླ་ཐ་ཆུངས་ཀྱི་ངོ་ལ་བཀས་གནང་བ། 末月，授予（敕书）。

11. རྒྱེ་ཤིན་བློན་ཆེན་པོ་ཁྲི་དབང་གཙུག་པུད་རྗེ་ལ་ 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

12. ཁྭེ་མཆིས་ན་ཡང་བཙན་པོ་གདུང་རྒྱུད་རིམ་ 珂，此人对历代赞普（而言），

13. པར་ཕ་མེས་རྒྱུད་ཀྱིས་སྙིང་ཉེ་ཞིང་ཞོ་ཤ་ཆེར་ 其历辈先祖，忠贞不二，势力大 20

14 据 ལ་སྩོགས་པ 与 ལ་སོགས་པ、བསྩག 与 བསག、བསྩབ 与 བསླབ 等古今藏文之区别，此处 གསལ་བ 是古藏文 གསྩལ་བ 的有规

则性的一种拼写，即 བསྩལ 的古藏文 གསྩལ 的另一种拼写方式，敦煌文献 P.t.367、P.t.986、IOL Tib J 504 中都

出现过 གསྩལ་བ 这个词，所指与现代藏语 བསྩལ་བ 相同。 虽然 གསལ་བ 与 གསྩལ་བ 的构词方式与上述若干词汇的

变化相同，但是在藏文文献中除了 བསྩལ་བ 以外，似乎从未出现过与古藏文 གསྩལ་བ 所指意译相同的 གསལ་བ 这

样的词。所以，此处 གསལ་བ 是古藏文 གསྩལ་བ 逐渐变成古典藏文 བསྩལ་བ 的一个过渡期标志。

15 相同的陈述见于《楚布江浦建寺碑》第 8 行。པ་ཚབ་པ་སངས་དབང་འདུས།  སྤུ་རྒྱལ་བོད་ཀྱི་རྡོ་བསྐོས་ཡི་གེ་ཕྱོགས་བསྒྲིགས་ཀྱི་མ་ཡིག་

དག་བཤེར་དང་དེའི་ཚིག་འགྲེལ་དྭངས་སང་གངས་ཆུ།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2011: 204.
16 རྒྱེ་ཤིན་ 是 རྱེ་ཤིན 的藏语化形式，我们在后弘期以后的藏文史籍中还可见到像 དགེ་ཤིན 这样的拼写，参见 གུ་གེ་པཎ་

ཆེན་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  ཉི་མའི་རིགས་དང་ཟླ་བའི་རིགས་ཀྱི་རྒྱལ་རབས།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2014: 142.
17 古格，地名，位于西藏西部阿里境内。吐蕃赞普王室后裔曾建立古格地方政权。

18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结辛为吐蕃时期西藏西部地区原象雄部落的贵族之一，《吐蕃编年史》（IOL Tib J 
750: 69-70）记载，676 年赞普墀芒论去世后，结辛 · 库补布（རྱེ་ཤིན་ཁུ་བུལ་བུ）与角拉仍足廓尔（ལྕོག་ལ་རིང་ཙུག་

སྐོར）一起心生叛逆，使整个象雄反叛于吐蕃，从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不难看出结辛家族在当地的政治及军

事方面的影响力。678 年的骚动被吐蕃平定之后，与象雄首领热桑君（ར་སངས་རྗ）ེ一起伏罪的有库 · 赤聂主

松（ཁུ་ཁྲི་སྙ་དགྲུ་ཟུང），但令人疑惑的是，后者在《吐蕃大臣表》中明确记载为墀松赞（617-649 年）时期的

臣子，还记载他与时任大臣噶尔 · 芒响木松木囊（མགར་མང་ཞམ་སུམ་སྣང）发生过冲突。故笔者以为 678 年赞普

降罪的库 · 赤聂主松很可能是结辛 · 库补布，是《编年史》编纂者因两位姓名中均有“库”一字而导致混

淆。此外，约翰 · 莫克在瓦罕走廊卢普苏克（Lupsuk）河谷发现的古藏文石刻文中记有结辛 · 甲勒悉丁（རྱེ་

ཤིན་པྱ་ལེག་སྟེང）一名（John Mock, "The Red Buddha Hall Road Revisited,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Tibetan and 
Tang Empires in Afghanistan Wakhan."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45, 2018: 94-95, 98, 图 4-5, 7），武内绍人在

拉达克阿契寺附近发现的古藏文石刻文中有“猴年，结辛”一句（Tackeuchi Tsuguhito, "Old Tibetan Rock 
Inscriptions Near Alchi." Journal Research Institut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Languages 49, 2013: 
35），笔者也在新疆麻扎塔克出土的古藏文文书（M.Tagh.b.ii.0062/Or.15000/219）中发现有关于结辛家族

的相关记载。总之，结辛家族虽不为吐蕃王室史家的笔下所青睐，但上述零碎的史料已经证明该家族为

公元 7-10 世纪中央欧亚东部最活跃的吐蕃豪族之一。关于结辛家族在古格王朝早期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可

参见索南才旦：《授予西部西藏颉辛家族的敕书：与西藏吐蕃碑文的对比》，《中国藏学》（英文版）2021
（2）：73。

19 根据语境，རྒུན 是 དགུན 的另一种拼写，但吐蕃时期似乎并不流行这种写法。

20 此处藏文 ཞོ་ཤ 具有“力量”或“势力”的意思。参见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

京：民族出版社，1992：86，注释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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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ཕུལ་།  མེས་ཁྲི་སྟའུ་21སྙ་གཟིགས་ཀྱི་སྐུ་རིང་ལ་ 献。先祖赤达乌聂斯 22 时期，

15. རྒྱེ་ཤིན་བློན་ཆེནཔོ་འཛམ་གླིང་23ཁྲི་དོན་བཞེར་ 大臣结辛 · 瞻林赤顿协尔

16. བཙན་ནེས་དྲུ་གུ་24ཡུལ་དུ་དམག་པོན་བགྱིས་ཏེ་།  赞尼，于突厥 25 境任大将。

17. མྱང་དབས་མནོན་དང་གསུམ་།  ཚེ་སྤོང་26འཕྲིན་ （他）与娘、温、农三（氏）、蔡

邦氏程 27

18. དང་སྒོ་བསྟུན་ནས་།  རྒྱལ་ཕྲན་བཅུ་གཉིས་ཀྱིའ་ 等联合。十二小邦

19.སྲིད་བརླགྷ་།28ཞང་ཞུང་སྡེ་དང་བཅས་པ་འ་ཞའ་ 失政权。象雄等部，阿柴 29

20. འཁོར་དང་བཅས་པ་།  དགས་པོ་རྒྱབ་དང་བཅས་ 人等，塔波 30 觉等，

21. པ་མངར་འདུས་ཏེ་།31ཞབས་འདེགས་ཕུལ་ །  མེས་ 也都被招致麾下。

 （以此）服侍（赞普王室有功）。先祖

21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古藏文史料，吐蕃赞普墀松赞（617-649 年）的祖父之名为 སྟག་བུ་སྙ་གཟིགས，而从未出现过
སྟའུ 的这样的拼写。

22 众所周知，关于吐蕃赞普的选立仪式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继承者的改名过程。据史料分析，至少从墀

松赞（ཁྲི་སྲོང་བཙན）父亲墀论赞（ཁྲི་སློན་བཙན）开始，一直到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墀达磨吾董木丹（ཁྲི་དར་མ་འུའི་དུམ་

བརྟན）为止，历代赞普选立的仪式过程中都有在其名前冠以“墀”字的制度。但是此文书及敦煌藏文文献

P.t.1144 的发现，我们对吐蕃时期赞普选立仪式中的改名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吐蕃王权的构建在墀

松赞的祖父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

23 འཛམ 为梵语 Jambu 的音译及缩写，གླིང 为 dvīpaḥ 的意译，即 Jambudvīpaḥ（瞻部洲）。

24 དྲུ་གུ，突厥之藏文名称，在古藏文文献中突厥有两种写法，即 དྲུ་གུ 与 དྲུག。突厥在后突厥及东回鹘时期的碑文

中写作“ 一般转写为，”�𐰇𐰼𐰜� türk。古藏文文献中的 དྲུག 与 türk 相同，而 དྲུ་གུ 则更近于 türkü，即伯希和所

说的以 -ut 为复数的 türküt，当然，在古藏文文献中其尾声 -t 是脱落的。关于突厥名称的讨论见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8-53。

25 突厥，藏文称“珠古”，是历史上活跃于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民族集团统称，也是中国西北与北方草原

地区继匈奴、鲜卑、柔然以来又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540 年，突厥这个词始见于中国史册。744 年，葛

禄逻、拔悉密与回鹘联合攻灭后突厥汗国，东突厥诸部或者在战争中消亡，或者融入回鹘，或者融入唐

朝。正文中出现的 དྲུ་གུ 地名同《吐蕃编年史》中的 དྲུ་གུའི་ཡུལ 一样，可能指原西突厥势力下的天山以南、昆

仑山以北地区。

26 ཚེ་སྤོང 在古藏文文献中的拼写形式是 ཚེས་པོང，而后弘期以后逐渐出现其固定的拼写方式 ཚེས་སྤོང。因此，我们

认为此处 ཚེ་སྤོང 中的 སྤོང 的上加字 ས 应为 ཚེས 的后加字，这种拼写方式可能与该文书撰写时期的语音变迁有

关系。

27 与这一叙述方式相同的见：王尧 , 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1992：161。

28 此处 བརླ + ཧག 的拼写不符合藏文构词方式，按照语境可还原为 བརླག。

29 阿柴（吐谷浑），古族名。原为鲜卑一支，游牧于今辽宁一带。公元 4 世纪初，其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至

今甘肃、青海一带。藏文史料所说之阿夏，也译作阿柴，可能是指西迁后曾活动于今甘肃、青海间的古代

部族，其族群成分除了鲜卑，可能还融入了本地吐蕃人等其它成分，从公元 663 年一直到 9 世纪作为吐蕃

的属国而存在。

30 塔波，古吐蕃小邦名，领地应在今山南加查县、林芝朗县一带。

31 第 17-21 行叙述同样见于底吾 · 璆赛的教法史中，唯一不同的是第 20 行最后字 རྒྱབ（背）在《底吾史记》

中记作 གཡོག（奴仆）。ལྡེའུ་ཇོ་སྲས།  ཆོས་འབྱུང་ཆེན་མོ་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7: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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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ཁྲི་གནམ་རི་སྲོང་བརྩན་རླུང་ནམ་གྱི་སྐུ་རིང་ལ་ 墀囊日松赞隆朗时 32，

23. རེྒྱ་ཤིན་བོླན་ཆེན་པོ་ཨ་རྱ་33འཛམ་བུས་34དམག་པོན་  大臣结辛 · 阿雅杂木苏任大将军，

24. བགྱིས་ཏེ་།  སྦལ་ཏི་35དང་ནོལ་ཐབས་མཛད་པའི་  进军巴尔蒂 36 时，

25. སར་དཔའི་ཡ་རབ་བགྱིས་ཆབ་སྲིད་རྒྱས་པར་  英勇无比。使政治兴盛。

26. བཙུགས་པས་བཀའ་སྟགས  [རྟགས]  ཀིྱ་སོྒྲམ་བུ་མཐའ་ （得）敕文匣子。（使吐蕃）边

27. དབུས་སུ་བརྩན་པར་རྨེང་ཆགས་པའི་ཞབས་ 中部（各地）稳固，（成为王室）秘密

 住地，（以此）献上

28. འདེགས་ཕུལ་།  མེས་སྲོང་བརྩན་སྒམ་པོའི་  服侍。先祖松赞干布

29. སྐུ་རིང་ལ་རྒྱེ་ཤིན་བློན་ཆེན་པོ་མང་རྗེ་བརྩན་  时，大臣结辛 · 芒布支赞

30. ལ་མྱིས་རྒྱའི་ཕྱོགས་སུ་དམག་དྲངས་ཏེ་ག་རམ་  拉尼，进军汉地。（于）噶当木

31. གྱི་རྒྱ་ཐང་དུ་རྒྱ་དང་ནོལ་ཐབས་མཛད་པའི་དུས་  之甲塘地方与中原对峙时，

32. སུ་དཔའི་ཡང་རབ་བགྱིས་།  དཔའ་མཚན་སྟག་  英勇无比。（为此）得虎皮

33. གི་ཟར་ཆེན་གསལ་།37འགར་སྟོང་བརྩན་ཡུལ་  之缎鞯 38。（他）与噶尔 · 东赞玉

32 为墀松赞之父。在该赞普时期，吐蕃开始征服拉萨河流域之森波杰小王，为建立吐蕃王朝打下了坚实基

础。此事见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墀囊日松赞隆朗，我们知道墀松赞之父在位时期的王号为墀论赞

或墀论赞论朗，而囊日松赞为“社稷比天高，兜鍪比山坚”中的天、山、坚三个因素构成的，是群臣所上

的尊号。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吐蕃时期的正规文书中从未见过王号与尊号所混合的这种现象。

33 根据古藏文文献中的象雄地名、人名等词汇的构词方式，此处 ཨ་རྱ 的 རྱ 也可还原为 རྒྱ，敦煌古藏文文献中

（P.t. 997: 4）也曾出现过 ཨ་རྒྱ 这样的官职，但 ཨ་རྱ 本身可能跟梵语 ārya（圣）有关系。

34 འཛམ་བུ 为梵语 Jambu 的音译。

35 སྦལ་ཏ，ི译作巴尔蒂。《太阳王系》（ཉི་མའི་རིགས་ཀྱི་རྒྱལ་རབས། 2014: 112.）记载墀都松（676-704 年）执政时期的疆

域西至 སྦལ་ཡུལ་ནང་ཀོང，此处 སྦལ་ཡུལ 无疑指巴尔蒂国，而 ནང་ཀོང 又是巴尔蒂国或大勃律国境内一地名。吐蕃

统治河陇西域时期敦煌有很多来自 ནང་གོང 的写经生（P.t.1614/1620/1621/1622/1628/1638/1655/1760）。吐蕃

时期勃律国一般称为 བྲུ་ཞ，后弘期以后逐渐形成并统一了 སྦལ་ཏི 这一写法，所以学界一般认为 སྦལ་ཏི 这一地

名为后弘期之产物。但笔者发现新疆出土古藏文简牍 M.Tagh.a.iv.0026 中有 སྤལ་འཐི་སྟོང་བུ་ཆུང，སྤལ་འཐི 可能为
སྦལ་ཏི 的古藏文写法。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吐蕃在公元 8 世纪早期吞并大勃律后于其境内可能就设置

了 སྤལ་འཐི་སྟོང་བུ་ཆུང（巴尔蒂小千户）这一军政体制。

36 巴尔蒂，地名，又称巴尔蒂斯坦。古称勃律，古藏文称 བྲུ་ཞ（珠夏），克什米尔北境印度河流域（发源于

青藏高原地区的冈底斯山脉）中世纪古国名。勃律分大小，大勃律以巴尔蒂斯坦为中心，属吐蕃所管，而

小勃律位于吉尔吉特，与李唐亲近。

37 གསལ 即 གསྩལ།。

38 为勇者六标志之一，与汉文史籍中的大虫皮相同。敦煌藏文文献 P.t.1089、1217、Or.15000/268 中都出

现过此种大虫皮名称。斯坦因在新疆安得悦 3 号遗址墙上发现的藏文题记中也出现过 སྟག་གི་ཟར་ཅན，但

那时学界还未能解读出其与吐蕃大虫皮制度之间的关联（M.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stan, Vol.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569）。索南才旦对该

题记进行了解读，参见索南才旦：《吐蕃大虫皮制度研究》，西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70-74。



55

34. ཟུངས་དང་།  ད་རྒྱལ་མང་པོ་རྗེ་སྲོང་ནམ་གཉིས་  松 39，达杰芒布支松朗 40 二人

35. དང་སྒོ་བསྟུན་ནས་བོད་ཀྱི་མཁར་བཞི་41བརྩིགས་ 联合，修建吐蕃四宫堡；

36. པ་དང་།  བོད་རུར་ཕེྱ་བ་དང་།  སུམ་པ་42སེྡར་བཅད་པ་ 吐蕃分茹（翼）43；松巴 44 分部，

37. ལསོགས་པའི་ཞབས་འདེགས་ཕུལ་བས་དཔེན་  等，献服侍。

38. ཡོན་45ལ་གསེར་གྱི་ཡི་གེ་ཆུ་ངུ་བཀས་གནང་  小金字告身 46，授予。

39. བཙན་པོ་ཁྲི་སྲོང་ལྡེ་བརྩན་གྱི་སྐུ་རིང་ལ་།  རྒྱེ་ཤིན་  赞普墀松德赞时期，大臣结

40. བློན་ཆེན་པོ་ཁྲི་དབང་གཙུག་པུད་རྗེ་ལ་ཁྭེས་  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

41. ཡུལ་ན་ནར་[གར?]  དུ་གཉི་འགོ་[འོག?]  དང་ནོལ་ཐབས་ 于那尕尔地方攻打泥果

42. མཛད་པའི་དུས་སུ་ །  བྱ་ལོ་ནས་ལོ་རྒུའི་47བར་ 时，自鸡年以来，九年间，

39 嘎尔 · 东赞（？ -667 年），又称噶尔 · 东赞域松，汉文史料称禄东赞，松赞干布和王孙芒松芒赞时期的著

名重臣。

40 《贤者喜宴》等藏文史籍中记载 དར་རྒྱལ་མང་པོ་རྗེ 为松赞干布时期划分西藏腹心地区军政单位的大臣之一，尽

管他在这一历史叙述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人不可理解。《柱间史》中松赞干布时期有一大臣名为 ཅོག་རོ་དར་རྒྱལ་

མང་པོ་རྗེ་སྲོང་ནམ（ཇོ་བོ་རྗེ་ཨ་ཏི་ཤས་གཏེར་ནས་བཏོན།  བཀའ་ཆེམས་ཀ་ཁོལ་མ།  ལན་གྲུ།  ཀན་སུའུ་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9: 320），ཅོག་རོ 为

吐蕃时期当雄（འདམ་གཞུང）地方的名门豪族，此姓氏《唐蕃会盟碑》译作“属庐”，《唐书》等汉文正史则

译作“烛龙”。但是笔者以为《柱间史》中的 ཅོག་རོ 可能为 གཅོ 的误写，因为底吾 · 璆赛记此人全名为 གཅོ་

དར་རྒྱལ་མང་པོ་རྗེ་སྲོང་ནམ（ལྡེའུ་ཇོ་སྲས།  ཆོས་འབྱུང་ཆེན་མོ་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 1987: 109）。根据苯教史籍，གཅོ 是雅砻悉补野

第一代君王聂赤赞普的苯波之一（P.t.1038: 15），是苯教教法史中频繁出现的西藏著名的古姓氏。毋庸置

疑，གཅོ་དར་རྒྱལ་མང་པོ་རྗེ་སྲོང་ནམ 与敦煌藏文文献《吐蕃编年史》中的 དར་རྒྱལ་མང་པོ་རྗེ 同属一人，他在 659 年与李

唐将军苏定方的一次交战中去世。详见索南加：《敦煌文献 P.T.1288 号 659 年纪事内容考释》，《中国藏学》

（藏文版）2020（4）：104-115。

41 བོད་ཀྱི་མཁར་བཞི་（吐蕃四宫堡）不见于其它古文献和史籍中，笔者怀疑此处“བོད་ཀྱི”可能为“སྟོད་ཀྱི”的误写，
སྟོད་ཀྱི་མཁར་བཞི 见于很多后弘期以后的藏文史籍中，指安西四镇。

42 སུམ་པ 在学界一般译作苏毗，其实苏毗为藏文 སུམ（P. t.1286: 15）之音译，而《新唐书 · 苏毗传》所记之号

“孙波”才是藏文 སུམ་པ 的音译。见《新唐书 · 苏毗传》卷二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6257。

43 “茹”意为“翼”，吐蕃有“四茹”即“四翼”，是吐蕃军事编制名称。四茹：乌茹、约茹、叶茹和茹拉。

四茹之地理范围，乌茹，以今拉萨小昭寺为中心，东至今山南桑日县境内的沃卡地区，西至拉萨尼木县；

约茹，以雅砻昌珠寺为中心，东至今林芝县境内，西至今仁蚌县境内之卡热山；叶茹，以雅鲁藏布江北岸

之香（今日喀则南木林县境内）地方为中心；茹拉，包括了今后藏之西部拉孜县等地区。

44 松巴，吐蕃早期小邦之一。吐蕃时期，建立有松巴茹（翼）。根据其他早期藏文史料，松巴茹所在的地理

范围应是在吐蕃与下部象雄（羊同）之间。详见《弟吴宗教源流》吐蕃部分相关章节内容。

45 དཔེན་ཡོན 应为 དཔེན་པའི་ཡོན 的缩写，与敦煌藏文文献中的 དཔེན་པའི་ཞོ་ཤ、དཔེན་པའི་རྗེ་བླས 等构词方式相同。

46 为吐蕃告身之一，据《贤者喜宴》，低级囊论，中级噶论（宰相同平章事）可授小金字告身。དཔའ་བོ་གཙུག་

ལག་ཕྲེང་བ།  ཆོས་འ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  པེ་ཅིང་།  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6: 103. 但据敦煌文献 P.t.1089，吐蕃属国于阗

的阿摩支、边镇万户长等官职也授有金字告身。因此，吐蕃时期所授告身主要还是以其对社稷的贡献有

关，而不是传统史籍所记那样成文不变的。

47 རྒུ 为 དགུ 的另一种拼法，如在敦煌藏文文献 P.t.126: 34-35 中 ལེགས་དགུ 和 ཉེས་དགུ 写作 ལེགས་རྒུ 和 ཉེས་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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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དུ་རྒུ་ཁྲོམ་བགྱིས་དཔའ་འཛངས་ཀྱི་ཕུལ་བཏོན་  进行九次大战 48。逞勇、贤之能。

44. ཏེ་ །  མཐའི་འགོ་མནན་རྗེའི་སྐུ་བཙས་ཆབ་  威镇边疆，以护王之身与政，

45. སྲིད་ཀྱི་ནོལ་ཐབས་གར་བྱུང་དུ་སྒོ་སྲོག་ལ་མ་  有功如前。时不顾自身

46. འཛེམས་ཏེ་ཆབ་སྲིད་གྲངས་དང་རིམ་པར་ཕྱག་ཏུ་  安危，政功如数献

47. ཕུལ་ཏེ་།  དཔེ་ཡོན་49ལ་སེང་གེའི་གོང་ལག་50གསལ་51 上。获得狮皮领衣 52。

48. གཡུའི་ཡི་གེ་ཆུ་[ཆུང?]  ངུ་བཀས་གནང་།  དེ་ལྟར་སུག་  授予小玉字告身 53。如此，

49. བྱད་54ཡུན་ཏུ་བཟང་ཞིང་གདུང་རྒྱུད་རིམ་པ་ལ་མྱི་  拥有极好的赐品 55。历代赞普时期，

50. རབས་རྒྱུད་ཀྱིས་ཞོ་ཤ་ཆེར་བགྱིས་པའི་རྒེ་ཡོན་  其历辈先祖及其后人尽大服侍。

 （因此）赐予私人财产。

51. དང་སྦྱར་ནས་བཀའ་རྩིགས་56གནང་བ་ཡིན་ཕྱིས་  同时吩咐。后，

52. མངའ་མཛད་གདུང་རྒྱུད་ཇོ་མོ་བདན་ཁུར་ཕྱི་  领主后人、觉姆、丹库尔之后代子孙

53. མ་རྣམས་ཀྱིས་ནམ་ནམ་ཞ་ཞ་།57ཚེ་ཚེ་  等，永永远远，世世

54. རབས་རབས་བུ་ཚ་མཐའ་རྗེས་མྱི་རབས་  代代，一切后人，对其（结辛家

 族）后

48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敦煌西域出土古藏文史料，ཁྲོམ 至少有两种意思：一为吐蕃其东北边疆所新设的军政单

位，如河州军镇体（གྭ་ཅུ་ཁྲོམ་ཆེན་པ）ོ、故臧军镇（ཁར་ཙན་ཁྲོམ་ཆེན་པ）ོ、瓜州军镇（ཀྭ་ཅུ་ཁྲོམ་ཆེན་པ）ོ、萨毗军镇（ཚལ་

བྱི་ཁྲོམ་ཆེན་པ）ོ等；一则指作战时期的临时驻军，这一意义在古藏文《吐蕃兵律》中尤其明显。因此，正文中

所说的 རྒུ་ཁྲོམ་བགྱིས 指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在外进行九年的军事活动。

49 见注释 45。

50 ལག 应为 སླག（裘）的误写。

51 གསལ 即 གསྩལ。

52 可能属于吐蕃时期大虫皮褒奖的范畴，据传统史籍，有一位叫 འབྲོ་ཁྲོམ་མདའ་ཆུང་པ 的大臣曾获得过狮皮领衣

（ལྡེའུ་ཇོ་སྲས།  ཆོས་འབྱུང་ཆེན་མོ་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 1987: 109. མཁས་པ་ལྡེའུ།  རྒྱ་བོད་ཀྱི་ཆོས་འབྱུང་རྒྱས་པ། 1987: 252），但目前我们对

此人的生平事迹等一无所知。

53 为吐蕃告身之最高等级，分大小玉字告身。据《贤者喜宴》，中级贡论，大囊论可授小玉字告身。དཔའ་བོ་

གཙུག་ལག་ཕྲེང་བ།  ཆོས་འ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 2006: 103.
54 སུག་བྱད 一词还见于克利弗兰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扳指杯底部藏文铭文（།:།ཕན:ཤྀང:གོང:སྐྱེས:གྱི:སུག:བྱད:།།）中，但该

词在敦煌藏文文献 P. t.1078:1、P.t.1166: 4、P.t.1297-1: 7、P.t.1297-6: 5、IOL Tib J 1018: 6、Or.8212/194 ：

3、S.7133: 5 中都写作 སུག་སྤྱད，因此，吐蕃时期 སུག་སྤྱད 的使用率比 སུག་བྱད 更高。至于两者的构词方面，སུག་

བྱད 的 བྱད 是脱落上加字 ས 并符合藏文一个字母组里边辅音可互换的规则。按照藏文构词的结构，我们认为
སུག་བྱད 是使用率并不高的一种边缘化的方言。

55 如前所述，སུག་བྱད 与 སུག་སྤྱད 同，根据敦煌文献 སུག་སྤྱད 包括牲畜、衣服、财产等等。按字意 སུག་བྱད 本意为个

人所使用的用品，因此，克利弗兰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扳指杯底部的藏文铭文可译为“潘辛孔结的生活用

品”。正文中指赞普为结辛家族所授予的各种特权和告身等，故译之为赐品。

56 རྩིགས 为 གཙིགས 的误写。

57 ནམ་ཞར 的重叠式合成词，ཞར 与 གཞར 同。除了 ནམ་ནམ་ཞ་ཞ 以外，敦煌文献中还有 ནམ་ནམ་ཞར་ཞར、ནམ་ནམ་ཞ་ཞར

等形式，吐蕃碑文中一般以 ནམ་ནམ་ཞ་ཞར 的形式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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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རྒྱུད་མར་མྱི་བཅོ་མྱི་བསྒྱུར་མྱི་དབྲི་མྱི་བསྐྱུང་  人不得改写，不得变更，不得减

少，不得弃之，

56. བཀས་མྱི་བཤུ་མྱི་ཤ་སྨན་ཆལ་སྨ་སྟོང་58དང་ 不得（另）下敕文以剥夺（财产）。

 复仇、奖惩、（死伤）赔偿

57. བཅས་པ་ཡང་གདུང་རྒྱུད:རིམ་པས་བཀས་  等，也要与历代先王所赐

58. གནང་བའི་ཡིག་རྩང་དང་མཐུན་པར་བཀའ་  敕文相符合。文印

59. སྟགས་འགུར་སྟགས་59དང་བཅས་པ་འཆང་དུ་  口谕 60 等

60. གསལད་པ་61ཡིན་ནོ་།།  ངའི་རྒྱེ་ཤིན་བློན་ཆེན་ 授之。吾之大臣结辛 ·

61. པོ་ཁྲི་དབང་གཙུག་པུད་རྗེ་ལ་ཁྭེ་བུ་ཚ་རྒྱུད་  赤旺觉布支拉珂，其后代子孙，

62. དུ་ཁྲག་ཆེ་བཏོན་ཆུང་བཏོན་ནི་ཤི་རི་ཤི་ཐང་དུ་  （若遇）被杀或被伤，在西日西塘，

63. བཀས་གནང་།  སུས་བཀུམ་ཡང་ལྷ་གཉན་  赠赐。（无论）被何人所杀，天神

和聂神

64. མཆོད་པ་དང་སྲི་གནོན་གྱི་རྐྱེན་ལ་བྲན་ཕོ་རུས་  （需）供奉。为镇斯魔 62，需用九氏

男奴、

65. སྣ་རྒུ་བྲན་མོ་རུས་སྣ་རྒུ་གསེར་གྱི་མདའ་རྒུ་  九氏女奴、九支金箭、

66. ཧྭ་དར་63རྒུ་།  གཡུའི་འཕང་རྒུ་ལ་སྲིན་བལ་  九匹花帛、九件玉质纺锤轮丝绵

67. འདབ་མ་རྒུ་བཏགས་པ་།  མོན་ལུག་རྒུ་ །  九叶装饰、九只门地的绵羊、

68. མོན:ར་རྒུ་།  ནས་ཁལ་རྒུ་།  ཤིང་ཏོག་ཁལ་ 九只门地的山羊、九克青稞、干果

69. རྒུ་།  མར་ཁྭག་རྒུ་།  གུ་རམ་རྒུ་།  བླ་སྒང་ 九克、九克酥油、九古让、岗

58 སྨ 可能是 སྨས 的误写，敦煌藏文文献 P.t.1073《纵犬伤人赔偿律》中记作 སྨས་པ，即受伤，现代藏语为 རྨས་པ。

59 འགུར་རྟགས 应为 མགུར་རྟགས་ཀྱི་ཕྱག་རྒྱ 的缩写，在敦煌藏文藏文 IOL Tib J 506（ལྷ་སྲས་མགུར་གྱི་ཕྱག་རྒྱ）和 IOL Tib J 709
（ལྷ་བཙན་པོ་ཁྲི་སྲོང་ལྡེ་བརྩན་གྱི་མགུར་གྱི་ཕྱག་རྒྱ་འོག་ནས་འབྱུང་བ）中出现过相同的词。

60 如前所述，འགུར་སྟགས 在古藏文文献中形式为 མགུར་རྟགས，མགུར 为古典藏文 མགུལ（咽喉）的古藏文形式。根据

敦煌文献 IOL Tib J 506 号 མགུར་རྟགས 可能包括身（སྐུ）、口（ཞལ）、心（ཐུགས）、标志（རྟགས）、诏令（བཀའ）、

功德（ཡོན་ཏན）等六种因素。按语境，此处 འགུར་རྟགས 与上述六种因素中的口（ཞལ）有关，故译之为“口谕”

比较妥当。

61 གསལ 即 གསྩལ。

62 斯（སྲ）ི在敦煌藏文占卜文献中也出现过很多次，学界一般理解为魔鬼。藏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སྲི 的时候

一般指一种定期的死亡率，该文书中的 སྲི 指的是也是一种定期的或循环的死亡率。也就是说镇压斯魔的

目的是防止此后在同一个时间或因同一个事件导致家族人死亡。

63 显然 ཧྭ་དར 的 ཧྭ 是一个借词，在敦煌藏文文献 P.t.1290: 8 中有“ མེན་ཏོག་དག་ཧྭ་ཞིག་འཁྲུངས།།མེན་ཏོག་དག་ཧྭ་དྲུང་ན།།”一

句，其中的 ཧྭ 肯定是汉语“花”的音译。在语言学中此等构词结构称之为对偶词，是一个原有词和外来

词表示一个事物的合成词。因此，笔者以为此处 ཧྭ 也是汉语“花”的音译，ཧྭ་དར 可能指一匹有花纹的绢

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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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རྒུ་ལསོགས་པ་དང་མཆོད་པར་བྱའོ།།  བླ་རི་ 九等供奉。拉日山

71. སྤོ་རི་རྨ་བྱ་མདོངས་གསེར་གྱི་ཞུ་ལུབས་64སུ་  波日山，要用由金布满 65 的孔雀羽

72. གཡོག་།  བླ་མཚོ་ད་ར་གཡུ་མཐུར་ཅན་ནི་ 盖以；拉措达热玉托坚 66 湖

73. གཟི་མཆོང་[མཆོད]  གིས་གཅལ་དུ་བཀྲམ་།  བླ་ཐང་  要铺满天珠；拉塘

74. གཡའ་ཐང་མྱིང་མང་རིས་67ནི་དར་ཟབ་ཀྱིས་ 亚塘棋子纹 68，（要用）丝绸

75. གཡོག་།  ཕྲད་ཡས་དར་ཡུག་རྒུ་།  གསེར་གྱི་  铺盖。池叶需九条绸缎、九章布金

钱、

76. སྦྲམ་བུ་རྒུ་།  འབྲི་རྒུ་།  རོ་གཡོགས་ལ་ཁྲབ་ 九头母牦牛。铺盖尸体需要铠甲

77. མྱིང་ཅན་རྒུ་།  རོ་གལ་69ལ་སྟ་70རབ་རྒུ་།  སྙིང་  有名者九件。为驮尸体需九匹良

马。为镇心 71，

78. ནོན་ལ་གསེར་སྲང་བརྒྱ་དང་གཡུ་རབ་རྒུ་། 需百两金子和九件上品玉器。

79. བར་སྟོང་ལ་སྟ་72རབ་རྒུ་།  གཡག་རབ་རྒུ་།  ཟ་  为空地 73，需九匹良马、九头上等

牦牛、上等萨

80. འོག་རབ་རྒུ་།  ནས་ཁལ་རྒུ་།  ལུག་གྲང་རྒུ་།  沃锦缎九件、九克 74 青稞、九只绵

羊。

64 虽然没有后加字 ས，与 ཞུ་ལུབས 相同的词见于吐蕃时期马鞍的组件上（།།།།སྒ:གསེར་གྱི:ཞུ:ལུབ:སྲང་སུམ:ཅུ:རྩ:ལྔ་དང་ཞོ་

གཉིས།  སྤང:རྒྱན:ད:ཨ:ལོང་གྀྱ:སྲང་ཕྱད:དང་བཅུ་གཅིག），见 Amy Heller, "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efact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1, 2013: 282. 

65 如前所述，ཞུ་ལུབ 一见于吐蕃时期一件马具组件的铭文中。我们知道 ཞུ་ལུབ 有布满、无空隙之意，这样铭文

中的 སྒ་གསེར་གྱི་ཞུ་ལུབ 可理解为由纯金制作的马鞍，故而正文中的 རྨ་བྱ་མདོངས་གསེར་གྱི་ཞུ་ལུབ་གཡོག 也理解为“盖以由

布满金的孔雀羽”比较妥当。

66 达热（ད་ར）可能为当惹雍措（དང་ར་གཡུ་མཚ）ོ，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尼玛县境内。苯教文献中当惹（དང་ར）

被认为是象雄语，意指湖或大海（དྲན་པ་ནམ་མཁའ་སོགས།  བོན་གྱི་ལོ་རྒྱུས་ཡིག་ཆ་ཕྱོགས་བསྒྲིགས།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

སྐྲུན་ཁང་། 2012: 381）。གཡུ་མཐུར་ཅན，མཐུར 为马笼头，ཅན 指具有，因此，གཡུ་མཐུར་ཅན 形容的是当惹雍措的颜色

和形状。

67 མྱིང་མང་རིས 可能是 མྱིག་མང་རིས 的误写。

68 མྱིག་མང 指棋子，རིས 为花纹，མྱིག་མང་རིས 一般译作格子，此处指平原的地形。

69 གལ 可能是 འགེལ 的误写。

70 སྟ 应为 རྟ 的误写。

71 “镇心”作为一种命价出现在藏巴汗的《十六法》（ཞལ་ལྕེ་བཅུ་དྲུག）中，参见 རྡོ་སྦིས་ཚེ་རིང་རྒྱལ།  རྡོ་སྦིས་ཚེ་རིང་རྡོ་རྗེ།  བོད་ཀྱི་

ཁྲིམས་སྲོལ་སྐོར་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ཕྱོགས་སྒྲིག་ཞལ་ལྕེ་ཕྱོགས་སྒྲིག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2016: 71, 88.
72 སྟ 应为 རྟ 的误写。

73 字面意思为“空间”，因第 76-78 行讲述的是收拾尸体，此处空间或可理解为墓葬的空地，这样后面的

作为陪葬品的马、牛、锦缎、青稞、绵羊等也好理解。关于吐蕃时期葬礼仪轨的次第见敦煌藏文文献

P.t.1042、1134。

74 克，为西藏古代的计量单位，一克约等于 20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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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སྟོང་ནག་ནི་ཤི་རི་ཤི་ཐང་གི་རྐང་གྲངས་ལས་  需赔偿的东那 75，从西日西塘的牲

畜。

82. བཀས་གནང་།  སྲང་རྒུ་ཁྲི་རྒུ་སྟོང་རྒུ་བརྒྱ་ 赠赐。（具体为）九万九千九百

83. རྒུ་བཅུ་རྩ་རྒུ་།  ཞོ་རྒུ་།  ནམ་རྒུ་།  ལུག་རྒུ་ 九十九两、九钱、九那木，九只

羊，

84. ཏིང་རྒུ་བཀས་གནང་།  སོ་སྟ་76སེན་གཡག་སྐྲ་  九宁，赠赐。以马赔牙齿、牦牛赔

指甲、赔头发

85. ལུག་།  ཡུགས་སའི་གོས་རིན་སྲང་རྒུ་།  མཆི་ 绵羊 77，寡妇之布价为九两；眼泪

86. ཕྱིས་འབྲི་ཅིག་དང་དར་ཡུག་ཅིག་།78སྤྱ་རིན་ལ་  为憋回 79，一母牦牛和一件丝绸。

加仁 80，

87. སྟ་81ཅིག་82ཐེབ་83ཀིྲས་དར་ཡུག་དམར་པོས་བྱ་སེྟ་པགྶ་ （需）一匹马，用红布包裹，穿巴

88. མར་བཏུབ་ །  མནའ་མ་དང་བུ་སྲིང་གི་ཁྲིན་སྲང་ 玛尔。（给）儿媳和子女判定的 84，

89. བཞི་བརྒྱ་ །  མཚོན་ཆེ་ཕྱུང་ཆུང་ཕྱུང་ཁེང་རབ་ཀྱི་ （需）四百。（死于）大小武器，与

上等肯民 85

90. སྟོང་དང་བསྙམ་།86མྱི་ཞིང་འབྲོག་སོགས་གནང་བ་ 同等赔偿。人、田、牧等赐予，

75 སྟོང་ནག 见于藏巴汗的《十六法》中，为三大赔偿之一，赔偿内容涉及马、驴、谷物等等。རྡོ་སྦིས་ཚེ་རིང་རྒྱལ།  རྡོ་

སྦིས་ཚེ་རིང་རྡོ་རྗེ།  བོད་ཀྱི་ཁྲིམས་སྲོལ་སྐོར་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ཕྱོགས་སྒྲིག་ཞལ་ལྕེ་ཕྱོགས་སྒྲིག 2016: 89-90.
76 སྟ 即 རྟ。

77 这种说法见于藏文世俗法规文献中，见 རྡོ་སྦིས་ཚེ་རིང་རྒྱལ།  རྡོ་སྦིས་ཚེ་རིང་རྡོ་རྗེ།  བོད་ཀྱི་ཁྲིམས་སྲོལ་སྐོར་གྱི་ལོ་རྒྱུས་ཡིག་ཚགས་ཕྱོགས་སྒྲིག་

ཞལ་ལྕེ་ཕྱོགས་སྒྲིག 2016: 152.
78 ཅིག 与 གཅིག 同。

79 擦拭寡妇的眼泪之价见于藏巴汗的《十六法》中，见 རྡོ་སྦིས་ཚེ་རིང་རྒྱལ།  རྡོ་སྦིས་ཚེ་རིང་རྡོ་རྗེ།  བོད་ཀྱི་ཁྲིམས་སྲོལ་སྐོར་གྱི་ལོ་རྒྱུས་

ཡིག་ཚགས་ཕྱོགས་སྒྲིག 2016: 88.
80 སྤྱ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词，但我们知道，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以 སྤྱ 来代替 སྤྱན（眼睛）的例子很多，རིན 指价格。

81 སྟ 即 རྟ。

82 ཅིག 与 གཅིག 同。

83 ཐེབ 可能是 ཐེབས 的变体。

84 ཁྲིན 为古典藏文 ཁྲིམས 的古藏文拼写方式，后者指法律、惩治、戒律等等。该词在吐蕃碑文中一般以“ ཁྲིན་ལ་

མྱི་གདགས（不受牵连）”“ཁྲིན་མྱི་སྨ（不受处罚）”等形式出现。原文中的 ཁྲིན 应为判定之意，མནའ་མ་དང་བུ་སྲིང་གི་ཁྲིན་

སྲང 即指“判定给儿媳及其子女的（银两）”。

85 ཁེང 本意指奴隶。

86 བསྙམ 为 མཉམ 的另一种拼法，前者为及物动词，后者则为不及物动词。敦煌藏文文献 P.t.1071、1072、1073
号中出现的都是不及物动词，即 མཉ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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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ནི་མེ་ཉག་87དང་ཐག་།  ར་ལྗགས་དང་ནམ་པག་། 弥药 88 和塔克 89。热甲 90 和那木巴

克 91，

92. ཏི་བདེ་དང་སྲེ་།  སྦྱུ་རུ་དང་ཡོ་ལྕགས་རུ་རྦང་ལསོགྶ་ 底岱和斯 92，俱茹和尧嘉、茹邦等，

93. རུས་སྣ་རྒུ་གྲོང་བརྒྱ་ཅུ་རྩ་བདུན་།  ཡུལ་འཕན་ 九种姓氏及八十七座村庄。彭

94. ཡུལ་གྱི་རྐྱ་ཚར་སྲང་།  ཞིང་རྒོད་དོར་བརྒྱ་བཞི་ 域 93 地方的加擦桑，农田一百四

95. བཅུ་རྩ་ལྔ་པ་།  འབྲོག་སྐྱི་ཐང་རིང་མོས་ཡས་ 十五朵尔 94。卓吉塘仁姆

96. བཅད་པ་།  སྤང་རི་འབྲོང་ཚང་ཅན་གྱིས་མས་ 以上，邦日仲仓尖以

97. བཅད་པ་།  བྲག་དམར་ཆུ་མདོའ་ལུང་ལག་གིས་  下，以扎玛尔曲多隆拉

98. བཅད་པ་།  ན་རླུང་འོམ་ཚང་གིས་བཅད་པ་།  为界，以那隆沃木仓为界，

87 敦煌藏文文献 IOL Tib J 734、P.t.1185 中也出现过与 མེ་ཉག 相同的部落名称，其古典藏文的形式为 མི་ཉག。

88 如前所述，མེ་ཉག 是古典藏文 མི་ཉག 的古藏文拼写方式，古代汉文史籍中译作弥药，即后来的西夏党项人的

自称。吐蕃攻击党项始于贞观八年左右，吐蕃所辖在西北与唐朝作战的军队中就有很多党项人。因史料所

限，西藏西部的党项群体的具体情况无从得知，但至少通过此铁券文书，我们已知在吐蕃时期西藏西部地

区的居民中有一定数量的党项人。

89 今尼泊尔下洛沃地区宇卡额（ཡུལ་ཁ་ལྔ），尼泊尔语称其为 Panchgao，与藏语宇卡额意思相同，指“五个村

庄”。宇卡额地区最南端的村庄称塔克（ཐག）。见达瓦次仁：《悉立考》，《西藏研究》2017（4）：31。

90 热甲（ར་ལྗགས）是西藏西部地区的一个家族姓氏，苯教伏藏史源流中有一个派别叫“ ར་ཤགས 与 ར་ལྗགས 派”，

两个都是西藏西部的部落名称，后者指 ར་ལྗགས་གཡུ་བོ，又称 ར་སྒོམ་གཡུ་བོ、ར་སྟོན་གཡུང་བོ 等。ར་ཤགས་དངོས་གྲུབ་འབར

和 ར་ལྗགས་གཡུང་པོ 从苯教掘藏师 ར་ཤགས་འདྲེ་ཆུང 得到了苯教心部的经典（སྤ་བསྟན་རྒྱལ་བཟང་པོ།  བསྟན་པའི་རྣམ་བཤད་དར་

རྒྱས་གསལ་བའི་སྒྲོན་མེ། 1991: 237. ཤར་རྫ་བཀྲ་ཤིས་རྒྱལ་མཚན།  ལེགས་བཤད་རིན་པོ་ཆེའི་གཏེར་མཛོད། 1987: 273-274）。 另， 苯 教 掘

藏大师辛钦鲁噶（996-1036 年）的众弟子中来自热甲家族的共有三个，即 ར་ལྗགས་འཕགས་པ་སྐྱབས、ར་ལྗགས་མོན་

སྐྱིད 和 ར་ལྗགས་གཡུ་མཁར་ཟིན。 参 见 བོླ་གོྲས་རྒྱལ་མཚན།  གཤེན་ཆེན་ཀླུ་དགའི་རྣམ་ཐར་ལོྷ་གཏེར་བོན་གིྱ་ལོ་རྒྱུས།  དམུ་གཤེན་གདུང་རབས་རྣམ་ཐར་ཕོྱགས་

བསིྒྲགས།  ཟི་ལིང་།  མཚོ་སྔོ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14: 35.
91 ནམ་པག 应为 ནམ་རུ་པག，吐蕃在于阗所设立的军政机构中就有这一部落群体（M.Tagh.c.ii.0042），M.Tagh.

c.iv.0036 号记载三个 ནམ་རུ་པག 曾随同一位名叫戎鲁的人来过帕班（པར་བན། Parvata）对面的尼雅河（གྱི་ཤོ་གཙང་

པ）ོ河岸，参见 F.W. 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本），北京：商务

印书馆，2020 ：233。按照吐蕃在新占领土迁设部落的原则，象雄千户迁设在于阗属国，苏毗千户迁设在

萨毗军镇，这样原部落与所迁设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因此，居于于阗的 ནམ་རུ་པག 原部落应该在西藏西部地

区。另，ནམ་རུ་པག 的 པག 在象雄十千户中五个名称组成部分中都有这个词，这与象雄部落名称的地方色彩

有密切关系。

92 据《拉喇嘛益西沃传》记载，阿里托林寺的香火中有 བསྲེ 的部落，这与 སྲེ 可能指同一部落。参见 གུ་གེ་པཎྚིཏ་

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  ལྷ་བླ་མ་ཡེ་ཤེས་འོད་ཀྱི་རྣམ་ཐར་རྒྱས་པ།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2013: 35.
93 根据原文最后一行，彭域（འཕན་ཡུལ།  ཕན་ཡུལ）为结辛家族的根据地。在吐蕃时期，结辛家族有属于象雄十千

户中的古格千户；在后吐蕃时代早期，结辛又是穹隆（ཁྱུང་ལུང）最著名的家族，毋庸置疑，穹隆在吐蕃时

期属于古格千户的。纵观史料，从吐蕃早期至公元 10 世纪，结辛家族的根据地一直以西藏西部为主，彭

域也应该是古格千户的一属地。然而，从整个象雄十千户的分布格局看来，古格千户的管辖范围也可能比

我们想象的更大，比如今日喀则市西部地区有可能由古格千户来管理。 笔者认为彭域与墀松德赞为结辛

家族颁布敕书地点卓旭（仲巴县）地方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如今仲巴县境内的偏吉（འཕན་ཕྱ）ི乡与彭域

地名的相似性也不能忽视。

94 朵尔，系计量单位，一朵尔等于一对牛一天能耕作的农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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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བར་གྱི་རྡོ་ལེབ་མ་ཤིང་ལྕག་ཡུ་བཀས་གནང་ 以巴吉茹列玛辛甲右为中界，赠赐。

100. སྔར་ཆོད་པའི་མྱི་ཞིང་འབྲོག་སོགས་བཀའ་དྲིན་ 已有人、田、牧等，施恩

101. མཛད་པ་ལྟོས་ཞིང་ཕྲུ་ས་ཡན་ཆོད་དབང་བགྱིད་ 购买，管辖楚萨以上，

102. པར་བཀས་གནང་།  སྤུས་ལྕོགས་95པ་རྣམས་ 赠赐。比角 96 人等

103. བླའི་སྒོ་གཉེར་ཆེན་པོ་འཚལ་བར་བཀས་གནང་ 作上等大门卫，赠赐。

104. བཀའི་ཞང་བློན་པོར་བཞག་ཅིང་གཉའ་སྙོམ་པར་  司职尚伦臣，压制（强者），

105. བཀས་གནང་།  སྒོས་ཉེས་ཆེ་ཆུང་ཅི་མཆིས་ 赠赐。尤其，若有大小过失，

106. ཀྱང་མྱི་བཀུམ་མྱི་སྤྱུག་།  གཞན་སྙན་ཕྲ་ཞུ་  不杀，不被流放。若遇人离间，

107. བ་བྱུང་ན་ཡང་མ་སྦྱངས་པར་མྱི་གསན་ཞིང་  不可不加考察而听信。

108. བཀའ་ཆད་སྲོག་མྱིག་མྱི་མཛད་པར་བཀས་གནང་  惩处不可伤及命与眼。赠赐。

109. རྩིགས་ཞིང་རྩིགས་འབྲོག་འཚལ་བ་ལ་བཀའ་  （有关）田产和牧场，

110. སྐོས་མི་མཛད་པར་བཀས་གནང་བའི་ཞལ་ཕན་  不另做吩咐。此等

111. གསལ་བ་97འདི་སྒྲོག་རྡོ་ལ་ཕན་པར་གྱིས་ཤིག་།  详细敕文刻于石碑。

112. རྒྱེ་ཤིན་བློན་ཆེན་པོ་ཁྲི་དབང་གཙུག་ཕུད་རྗེ་ལ་  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

113. ཁྭེ་བུ་ཚ་རྒྱུད་དུ་སྤྱན་རས་ཀྱིས་མྱི་བཙའ་རེ་། 珂之后代子孙，不以疏远；

114. འཁོར་ཡུལ་98བླར་བཞེས་རེ་།  གཞན་དུ་ཡང་  奴户 99 不以没收；另

115. སྒྱུར་རེ་།  སྙན་ཕྲ་བྱུང་ན་ཡང་གསན་རེ་།  不作变更；不听信谗言；

116. ཤགས་ཁར་རྫོང་རེ་།  ཡུས་འགྲོས་ལྟར་  不需辩诉；不依民

117. བཀའ་མྱི་བཅད་རེ་།  མ་སྦྱངས་པར་གཏཾ་  律惩处；未考察不以

95 སྤུས་ལྕོགས 是斯比提（སྤྱི་ཏ）ི和角拉（ལྕོག་ལ）的缩写。

96 སྤུས་ལྕོགས 是吐蕃时期象雄十千户中的斯比提（སྤྱི་ཏ）ི和角拉（ལྕོག་ལ）两个千户的缩写。斯比提又称 སྤི་ཏ（ི一

种脱落下加字 ཡ 的方言变体），位于印度喜马偕尔邦北部拉胡尔（གར་ཞྭ）与库鲁（kullu）之间。藏文史籍

称其为斯比提小千户（སྤྱི་ཏི་སྟོང་བུ་ཆུང），但迄今我们在敦煌西域出土古藏文文献中没有找到这一千户。令人

兴奋的是文森特最近在阿里日土县境内发现了刻有斯比提千户（སྤྱྀ་ཏི་སྡ）ེ的古藏文石刻，见 John Vincent 
Bellezza, "The Rock Art of Spiti: A General Introduction."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41 2017: 58. 汉译文见 [ 美 ]
约翰 · 文森特 · 贝勒扎著，永保藏译：《斯比提岩画概述》，《藏学学刊》第 24 辑，2021（1）：307-309。

角拉也是吐蕃时期象雄十千户之一，据《吐蕃编年史》记载，角拉于 674 年背叛。因 676 年赞普墀芒论去

世，后年结辛 · 库补布与角拉仍足廓尔心生叛逆，使整个象雄反叛于吐蕃，象雄这一叛乱直到 680 年才被

吐蕃平定。

97 གསལ 即 གསྩལ。

98 根据古藏文文献的记载，此处 འཁོར་ཡུལ 应为 ཁོལ་ཡུལ，见 P.t.1071-1: 19, 20, 30, 57, 61, 71, 75, 102, 103, 125, 
128, 131, 163, 166, 171, 174, 204, 207, 208, 210, 237-240, 244。

99 འཁོར་ཡུལ 即 ཁོལ་ཡུལ 的变体，ཁོལ 的动词为 བཀོལ（使用），ཡུལ 为土地。参见陈践：《陈践藏学文集》（下），北

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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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སླས་100གཅོད་པ་མཛད་རེ་།  བློན་ཆེ་ཁྲི་དབང་  残虐 101。（为）大臣赤旺

119. གཙུག་ཕུད་ལ་བུ་ཚ་རྒྱུད་དུ་འདི་ལྟར་བཀའ་  觉 布（支？） 拉（珂？） 之 子 孙，

如此赠赐，

120. རྩིགས་གཡུང་དྲུང་དུ་བརྩན་བར་བཀས་གནང་  誓文永固。

121. སྟེ:གཞི་ཕྱག་རྒྱ་འཆང་དུ་གསལད་102པ་ཤང་ཤང་  具有清晰印章的敕文，（从）制于

香香

122. དུམ་རྩེན་ཏུ་བཏབ་པ་ཅིག་ལས་བཤུས་པ་ 东孜之文抄录。

123. ལགས་སྷོ།།  是也。

124. ཡུལ་ཕན་ཡུལ་གྱི་རྒྱེ་ཤིན་གྱི་ཆེ་རྟགས།།  彭域地方的结辛威严之标也。

全文翻译大意如下：

苍穹之赞普，厚土之领主；人君、神之化身；自天界下凡，成为直立人之

王、长鬣动物之所依。蕃之悉补野赞普墀松德赞（755-797 年），兔年冬末月，

驻于卓旭之毗瓦宫堡时，为古格部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所授圣谕之要

义。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珂之历辈先祖，对历代赞普忠贞不二，大有功绩。

先祖墀达乌聂斯（6 世纪）时期，大臣结辛 · 瞻林赤顿协尔赞尼，于突厥

之地任大将。他与娘、温、农三氏及信使蔡邦氏等联合，灭吐蕃十二小邦；象

雄、阿柴、塔波等部也都被招致麾下。如此，服侍赞普王室有功。

先祖墀囊日松赞隆朗（6 世纪）时期，大臣结辛 · 阿雅杂木苏任大将军，

进军巴尔蒂时，英勇无比。使政治兴盛而得敕文。使吐蕃边、中部各地稳固。

如此服侍赞普。

先祖松赞干布（617-649 年）时期，大臣结辛 · 芒布支赞拉尼进军中原。

于噶当木之甲塘地方与汉军对峙时，英勇无比。为此，他获得了虎皮萨钦褂。

他与噶尔东赞玉松、达杰芒布支松朗二人联合，修建吐蕃四宫堡；吐蕃全境分

为四翼；松巴（苏毗）被分为多个部族等，以服侍赞普。赞普吩咐，授予他小

金字告身。

100 གཏཾ་སླས 应为 སྟཾས་ལས 的误写，见《谐拉康碑》：W36；P.t.1297、P.t.986、P.t.1078B。

101 གཏཾ་སླས 应为 སྟཾས་ལས 的误写，参见陈践：《陈践藏学文集》（下），2018：456。

102 གསལ 即 གསྩ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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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普墀松德赞时期，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于那尕尔地方攻打泥果

时，自鸡年以来，九年间，进行九次大战。此时，他逞勇、贤之能，威镇边

疆，以护王之身与政，有功如前。他不顾自身安危，政功如数献上。获得狮子

皮领衣，被授予小玉字告身，拥有如此极好的赐品。历代赞普时期，结辛家族

之历辈先祖及其后人，对赞普服侍有加。是故，被赐予私人财产的同时，授予

敕文。

领主后人觉姆丹库尔之后代子孙等，永永远远，世世代代，一切后人，对

其（结辛家族）后人不得改写（文书），不得变更（优待），不得减少（财权

等），不得弃之，不得（另）下敕文以剥夺（财产等）。复仇、奖惩、（死伤）

赔偿等，也要与历代先王所赐敕文内容相符合。（敕文上具有）文印、护印等，

所言（内容）清楚。于西日西塘赠赐，吾之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其后

代子孙，（若）被杀或被伤、（无论）被何人所杀，（为）供奉天神和聂神、（丧

葬仪式中）为镇斯魔，需用九氏男奴、九氏女奴、九支金箭、九条哈达、九件

饰以九叶丝绵的玉质纺锤轮、九只门地的绵羊、九只门地的山羊、九克青稞、

九克干果、九克酥油、九古让及九岗等。拉日山和波日山，要以由金布满的孔

雀羽铺盖；拉措达热玉托坚湖，要以天珠铺满；格子形的拉塘亚塘，（要以）

丝绸铺盖。“池叶”（似指某种仪式），需要有九条绸缎、九章布金钱及九头母

牦牛。盖尸者，需要有上等的铠甲九件。为驮负尸体，需九匹良马。为镇（亡

者）心（魔），需百两金子和九件上品玉器。为填充墓室空地，需九匹良马、

九头上等牦牛、九件上等萨沃锦缎、九克青稞和九只绵羊。需赔偿的牛群，从

西日西塘的牲畜中赠赐。赠赐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两九钱九“那木”，以及九

只羊和九“宁”。需要以马赔牙齿，牦牛赔指甲，绵羊赔头发；寡妇之布价为

九两；为憋回眼泪，需要一母牦牛和一件丝绸；加仁，（需）一匹马，用红布

包裹，穿巴玛尔。（给）儿媳和子女判定的为四百两。（死于）大小武器，则需

按上等肯民奴隶的同等（命价）赔偿。赐予人、田、牧场为弥药和塔克，热甲

和那木巴克，底岱和斯，俱茹和尧嘉、茹邦等九氏部落、八十七个村庄。赠赐

彭域地方的加擦桑，一百四十五“朵尔” 农田；卓吉塘仁姆以上，邦日仲仓尖

以下，以扎玛尔曲多隆拉为界，以那隆沃木仓为界，以巴吉茹列玛辛甲右为

界（的领地）。赠赐已有人、田、牧场等恩赐或购买，（可）管辖楚萨以上（的

地方）。赠赐比角人等作上等大门卫。赠赐（可）司职尚伦臣，压制（其他强

者）。另外，赠赐（家族中的人）若有大小过失，不可取其性命，也不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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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人离间，不可不加考察而听信。惩处不可伤及性命和眼睛。（有关）田产

和牧场，不另做吩咐。此等详细敕文刻于石碑。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之

后代子孙，（王室）不以疏远；奴户不以没收；不可变更；不可听信谗言；不

需辩诉；不依民律惩处；未考察不以残虐。（为）大臣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

之子孙，如此赠赐，誓文永固。具有清晰印章的敕文，（从）制于香香东孜之

文抄录。是也。彭域地方的结辛威严之标也。

三、小结

关于吐蕃历史方面的史料 , 主要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石刻碑文、简牍以及

后期的历史典籍等，鲜有其他。然近些年来，西藏各地不时有新的历史文献被发现，特

别是在西藏西部地区。这些新近发现的史料，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引起了

学界的极大关注。本文所讨论之《吐蕃铁券文书》，是一份新近发现于西藏西部的吐蕃

历史文书。根据目前的初步研究，它应该是一份吐蕃墀松德赞时期授予古格地方结辛家

族敕文的抄录本。具体被抄录于何时，目前暂时难以确认，《文书》所涉猎的历史人物

等亦难以一一辨析。根据这份《铁券文书》的内容，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曾为古格部大臣

结辛 · 赤旺觉布支拉珂家族颁赐一份敕文，原因是他和他的先祖自赞普先祖达乌聂斯时

期以来就对历代赞普王室忠贞不二，且有功于赞普之身与政。具体内容涉及吐蕃赞普达

乌聂斯、墀囊日松赞隆朗、松赞干布和赞普墀松德赞时期的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

等，也涉猎吐蕃解体后结辛家族的后人、丧葬仪式等具体内容，可谓是研究吐蕃历史文

化的重要补充史料。本文对该文书进行了尝试性的翻译与解读，初步讨论其性质、成书

时间以及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等，意在为学界提供一份新的史料。不妥之处，还望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 阿贵 《西藏大学学报》副主编，副研究员

  索南才旦 西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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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 Yak Mirror" and the Study of "Tibetan Handled Mirrors"

Li Yongxian

(Tibet University; Sichuan University)

Starting with the recent appearance of the "Yak Mirror" in Tibe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four handled copper mirrors found in the Yarlung Tsangpo River basin, including the "Qugong Mirror" 
in Lhas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se copper mirrors are early indigenous Tibetan bronze artifacts, influenced 
by the "Northern Grassland Culture" in terms of their design. Their metallurgical and casting techniques, 
as well as their mirror-and-handle assembly metho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uthwestern Aborigines 
Bronze Technology System" in the eastern plateau. They differ in technical origin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from the handled copper mirrors unearthed in the Langchen River basin in western Tibet. These mirrors 
hold significant regional importance for Tibet's "Early Me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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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JOURNAL OF TIBETOLOGY (Vol. 27)

Early Use and Smelting Technologies of Iron in the Ngari Region of Tibet: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Iron Smelting related Remains 

Excavated from the Kaji Cemetery Site

LiYuniu1 Sun Tianqiang1 Zhang Mengyi2 Li Shuai1 Yang Feng1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 Univers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early use and smelting technology of iron in the Ngari region of 
Tibe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ron objects and slags that were excavated from the Kaji cemetery at 
Piyang-dongga village in Tsada county. The results of metallographic and elemental studies provide the 
first and earliest evidence of bloomery smelting technology in Tibet as early as the third century AD. The 
iron smelting technology and the excavated iron objects possibly belong to the "northwest system" and 
are probab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Plateau Silk Road.

Re-investigations of the Two Gtsang-Grong Steles 
in Drachee (Grwa phyi) of Central Tibet

Shawo Khacham

(Tibet University)

Gtsang-Grong steles ar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ibetan history and 
the belief system of the early Phyi dar period. Although scholars have already studied these two steles, 
their basic results were not complete. Based on multiple on-site investigations, this paper combines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wo steles, and proofreads all the inscriptions. The inscriptions reflect the revival of Buddhist 
teach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hyi dar period, and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monastery by monastic 
and lay communities. From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the events recorded on the 
stel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e two steles were erected during the early 11th century. Influence from India 
and Central China can also be determined from the craftsmanship of the st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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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f the 
Historic Iron Credential Document of Tubo from Western Tibet

Ngakon and Sonam Tsetan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Tibet University)

Recently, a "folk copy" of the so-called Historic Iron Credential Document of Tubo was found in Ngari, 
Western Tibet. The contents of the manuscript pertain to the decree granted by the Tsanpo Khri Srong 
lde btsan to his minister Rgye shin Khri dbang gtsug pud rje la khwe, and the subsequent inheritance of 
the imperial edict within the family. Although the imperial decree mentions historical figures like Mes 
Khri Sta'u snya gzigs, Khri Gnam ri srong btsan, Srong btsan gsam po and Khri srong lde btsan, along 
with their related activities, these events are not found in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making speculative 
interpretations unwise.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transcription 
an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manuscript, aiming to serve as supplementary research material for the 
history of Tubo period.

A Re-examination of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Li Zhipeng

(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served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ang and Tubo. Due to the scarcity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the ambiguity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has been limited in-depth explora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 regarding the routes 
and historical impact of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subject through the lense of documentary sources, cultural relics, folklore, and more, focusing on political 
interactions, economic exchanges, and cultural blending along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It also discusses the ro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ea-Horse Ancient Road and the Plateau 
Silk Road to provide a more objective overview of the routes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that occurred 
along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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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Cao Zhongju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Archaeology of the Silk Roads,  

Northwest University)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 and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spanned over eighty years. Looking at the existing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the main focus has been on case stud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lics related to the road, but fail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the relevant content within a unified framework. Most of them appear to be self-
contained and lack integration.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provide a concise review and commentary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This includes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exploration and study of the road network,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along 
the route, and studies of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habiting the Qinghai Route.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thnic theories, it is imperative to rethink 
and re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reflected in the Qinghai Route. In future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inity" of the Qinghai Route, explore 
new research approaches that combine ethnic groups and the route, and seamlessly integrate the study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with the study of route changes.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a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lk Road's Qinghai Route.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Baza Bridge
in Lanzhou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hi Jianju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summer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Yuanfu 元符 era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Song army 
abandoned Shanzhou 鄯州 , retreated to Huangzhou 湟州 , and repaired the Anxiang 安乡 Bridge in 
Hezhou 河州 and the Baza 把拶 Bridge in Lanzhou to facilitate support for Huangzhou. The Baza Bridge 
got its name from the crossing of the Yellow River at the Baza Ferry. It guarded two fortresses on bo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ides of the Yellow River, which were later named Jingyu Pass 京玉关 . The 
bridge was formerly known as the "ancient floating bridge" at the stream outlet Zhuolong 斫龙 and the 
"Guangwu Bridge" in Guangwu 广武 County of Lanzhou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Jingyu Pass consisted 
of two city gates,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city. The southern city was divided into an old city and a 
new city. The old city was Yijitan Old Fortress 益机滩旧堡 , which was built in the summer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Yuanfu era and was destroyed by an earthquake in the leap-month of March of the sixth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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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Xuanhe 宣和 era. The new town was called Yiji Fortress, which was built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Xuanhe era and was later renamed Anqiang 安羌 City in August of the same year. Baza bridge is situated 
40 km west of Lanzhou and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controlling and guarding the routes leading 
west from Lanzhou to Miaochuan 邈川 City (Huangzhou), northeast from Miaochuan City to Zhuolong 
City, and northwest from Lanzhou to Liangzhou. It serves as a crucial inflection point for the study of 
traffic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Northern Song, Xixia, and 
Qingtang in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 of the Thangka of Milarepa's Life: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Liang Yunyun

(School of Art at Sichuan University)

The thangka depicting Milarepa's life, housed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is currently 
known as one of the earliest thangkas of its kind. The author interprets the painted scenes in thirty sections 
and their inscriptions based on the biography of Milarepa, the Rje btsun chen po mi la ras pa'i rnam 
thar thar pa dang thams cad mkhyen pa'i lam ston, that was compiled by Gtsang smyon Heruka (1452-
1507), alias Rus pa'i rgyal mtshan in 1488.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content of this biographical thangka 
of Milarepa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biography. The thangka illustrat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ri 
gung bka' brgyud lineage from Milarepa, tracing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legacy back to 
Milarepa's practice site at La phyi. This type of thangka was firstly created by Gtsang smyon Heruka and 
his disciples who incorporated elements from traditional Tibetan Buddhist narratives into its composi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thangka was to promote the newly emerging biography and songs of Milarepa.

A Thangka Set of Śākyamuni and the Sixteen Arha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jiang Municipal Museum

Li Kai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The Lijiang Municipal Museum owns an old collection of seventeen Thangka Paintings depicting 
Śakyamuni Buddha, his two disciples and the Sixteen Arhats. These paintings exhibit a distinctive style, 
combining elements of both Han and Tibetan culture. They stand out with their rich Han-style 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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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unique portrayal of birds, animals, and scenes of feasting. By comparing these Thangkas with 
another set of seven thangkas from the same museum's old collection featuring Tibetan inscription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is set of seventeen Thangka Paintings likely originated from the tenth Karmapa Chos 
dbyings rdo rje (1604-1674), a famous Tibetan artis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se 
two sets of Thangkas of Arhats represent a unique style known as "Han-style Thangkas" and serve as 
remarkable example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culture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with broad, multifaceted, and deep interactions.

Basic Demonstratives nə53 and tə31 in the Pada Tibetan

Song Xiao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t Nankai University)

The basic demonstrative system in the Pada (Dba' sde) Tibetan language consists of nə53 and tə31. They are 
used as argument independently, and can also modify nouns in noun phrases. These two demonstratives 
may precede, follow or be juxtaposed to a noun within a noun phrase. Juxtaposition is typologically 
rare. Different demonstrative and noun orders have different deictic functions and referential meanings. 
Postposition is the dominant order in Written Tibetan. tə31 in postposition conveys definite meaning which 
is induced by pragmatic function. Preposition conveys distance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grammatical system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Regional Knowledge of Kham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Luo Hong and Liu Xiaoxu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Nanfang College, Guangzhou)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propagation of Catholicism by the French Catholic missions in the Khams 
area entered a prolonged period of exclusive influence. As a vital bridging area connecting Tibet and 
the interior of China, Khams was a crucial passage for French missionaries on their journey into Tibet. 
Notable figures like Evariste Huc of the Lazarists, Jacques Léonard Pérocheau and Charles René Alexis 
Renou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discussed and document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Khams area in their correspondence and travel diaries. Some of these missionaries, such as Huc, Re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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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s,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 Khams area and provided detailed records about the local 
transportation. Influenced by early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Tibet, their discussions and records often 
contained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deviated significantly from historical facts. These misconception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Western perceptions and cast shadows over subsequent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lineation of Sichuan and Tibet.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oundary Demarcation of the 
Sichuan-Tibet Missionary Region by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in the Mid-19th Century

Liu Ruiyun and Fan Changlo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In order to exer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n Tibet, the Vatican established the Apostolic Vicariate 
of Lhasa in 1846, and sent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of Tibet to preach there. However, out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infiltration of western religious culture,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Tibet strictly prohibited foreign missionaries from entering Tibet without 
permission. As a result, the Society's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were severely hampered, and it had to turn to 
the Sichuan Missionary Society to "borrow land" in order to gain a foothold. In 1858, Bishop Desmazures 
of the Apostolic Vicariate of Lhasa, Bishop Desflèches of Southeastern Sichuan, and Bishop Pérocheau 
of Northwestern Sichuan met with the diocesan circles of Sichuan and Tibet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Society's missionary activities from Tibet into Sichuan Province. This meeting between the ecclesiastical 
circles of Sichuan and Tibet resulted from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s inability to enter Tibet. It 
also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factions within the church 
regarding the expansion of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hina. Finally, it also shows that at that time both the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Tibetan government strictly prohibited European missionaries from 
entering Tibet and spreading Catholic religiou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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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ing Tibet: British Photography in Tibe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Zhao Guangrui and Zhang Zhir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Beijing Univers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dominated the field of using images to document Tibet. 
The Western world's visual impression of Tibet was largely controlled by the British, especially by the 
border officials of the British Raj. Photography served as a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y, a mea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 important intelligence-gathering tool, and an effective visual medium for shaping the 
image of Tibet that was conducive to British interests. British diplomatic photography in Tibet concealed 
the power dynamics the British and Indian colonial governments hoped to convey in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ibet. It reflected the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British representatives and Tibetan elites. These 
photographs could also portray Tibet as "distinct" in term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British Tibetan 
photography was constantly re-selected and re-interpreted by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Some were deliberately highlighted, while others were deliberately downplayed or 
forgotten.


